《幻想之爱》
沉陷是阴郁和自我毁灭的幻想。

哈泽尔·多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加拿大导演，从他的处女座《我杀了我妈妈》开始，他的《妈咪》、《双面劳伦斯》以及他出演的《大象之歌》还有最近从新看了一遍的《幻想之爱》，光影和诗意性的升格镜头，配合着悠扬的背景音乐和近景特写以及极致特写的运用，把电影艺术的个人风格彰显地淋漓尽致。

影片一开始就提出“没有理由的喜爱是唯一真理。”多兰和女主角在一场派对上被《暮光之城》中男主角饰演的穆斯深深吸引，在不断地接触和相处中将穆斯变成了幻想之中爱的伴侣，现实当然是无果而终，当所有人都为之爱过恨过深陷其中然后全身而退之后最后成为朋友。也是在故事的最后，出现了一个更加光彩照人的男孩子，慢镜头中多兰和女主角的目光被紧紧勾住，影片结束，这其实是在暗示着又一个无疾而终相同遭遇的轮回的开始。

没有理由的喜爱是唯一真理。

故事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来刻画女主角和多兰各自的情绪，并列组合镜头多次使用，近景特写让情感更加暧昧生动，随着穿插其中的音乐更加进一步的感受他们的心情，刻意的装扮和修饰，好看的微笑还有那一双不会说谎的眼睛，那样的眼神太过灼热，有要把自己燃成灰烬的危险。

多兰和女主角沉陷在自己的生活中，用满不在乎将自己包裹起来，用倔强的幻想和希望期待着那个美丽的男孩儿拨通自己的电话或者轻轻叩响自家的房门，一次又一次，他们各自举起手里的电话，留言留到一半又满心失望的挂断，寄出去的信最终没能收到回复，所有的一切都在他和她最后遇见那个男孩儿的时候划上句点。

他以为他爱他，可是他拒绝了。

她以为他爱他，可是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此运用了以近景和特写为主的一组并列升格镜头，两人的准备方式和准备动作一些列展现到观影者面前，充满了巧合的戏剧性味道，同样也在配色考究的电影画面上感受到了多兰和女主角为了见到心中的穆斯，精心打扮心有兴奋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的期待的心情。

这部电影中的镜头几乎都是运动镜头，不稳定的画面中，导演通过镜头的调度和景别的配合巧妙捕捉到故事主人公每个人细微的表情和心里变化，就连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也被一一夸大化让观影者更好更真切地感同身受。

故事发展中出现很多个对于多兰和女主角手部的镜头特写，一方面体现他们内心的尴尬和紧张，一方面又表现局促不安。两个人从好朋友变成为了一个穆斯而有些彼此吃醋彼此对立的竞争对手，这种微妙的关系总能在任何一个三人出现的场面中得到体现。

导演的高超之处就在这里，运动镜头周到地讲每个人的表情展现给观众，看似不经意的场面调度以及具有暗示性的视听语言都能极好的引发观众的兴趣。故事中多兰在得知男孩儿喜欢奥黛丽赫本的时候去了一家音像店买了一张珍藏版的赫本人像海报，靠在墙头抽烟打发时间，烟头丢了满地，他手里紧紧握着那张海报，再一次将烟送到嘴边的时候若有所思的露出甜蜜的微笑，大概过了很久，他来到三个人经常约会的咖啡店，要了一杯咖啡不停看着窗外。

然后他冲出咖啡店，喊住从此经过的男孩儿，结结巴巴的说了一通谎话，他说他刚好在这边跟朋友喝点东西，记得你喜欢赫本，无意间找到一张海报，知道你一定会喜欢就拿来送你。他大概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谎言已被自己拆穿，有谁会带着目的性这样强烈的礼物跟其他朋友在男孩儿必经之路上喝咖啡呢，男孩开心的收下离开。

他站在原地有些沮丧。

那么美。

《幻想之爱》这部影片把一般生活中不被注意到的小细节一一搬到荧幕之上，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为了爱自愿拉低身份，付出一切只为博君一笑，就连时不时想起对方都会嘴角上扬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

可是也会失望，在目送穆斯离去之后的多兰站在原地揉了揉僵在脸上的微笑。

多兰在被穆斯拒绝时留在楼梯上的背影渐渐融入黑暗的环境，慢镜头感觉落寞像是碎了一地的玻璃碴，情怀沉溺最终有了残酷的现实让自己感觉清醒。他说，在他的身上有几个纹身，是在每次被拒绝之后刺上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些让他保持清醒，他用这样的小心翼翼提醒坐在身旁赤裸着上身的男孩儿，不用在乎他会受伤，他会很坚强。

然后他拖着黑暗的漩涡走下楼梯，感觉就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他在昏暗的蓝色灯光下流泪，双臂环绕蜷起的膝盖。

他和女主角在自己的爱情中变得脆弱却完美，泡影是五彩的泡沫，轻柔美好不遗余力的取悦也不遗余力的消失，他在这样脆弱多心的日子里想念对方，嗅闻对方衣服的味道，想念一起吃过的棉花糖，于是他迫不及待的拆开刚从便利店买来的棉花滩赛一颗到嘴里，咀嚼并微笑，只是看了有些心痛。

觉得美好。

这其实是一种与往事告别的仪式，重新面对重新刷新记忆，让最温暖最柔弱的那部分永远留在过去，然后重新振作起来迎接未来。

深深沉溺着，爱着自身的美好。

但终是要挣脱出来的，因为还要好好疼爱自己。

多兰的《幻想之爱》，自以为是的天堂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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